
灿烂的笑容，黝黑的脸庞。在东莞先

知大数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先知大数

据”）展厅内，公司创始人、董事长余旸的照

片与记者眼前的本人有些反差。“那是我3年

前的照片。”余旸笑道。

那黝黑的皮肤，是余旸回国创业初期

在祖国大西南的崇山峻岭间当了 8 个月

铁路探伤工后留下的。自 2018 年从美国

回国至今，1500 多个日夜里，这位数据科

学家带着他的团队一路奔跑，在烈日下的

铁路钢轨上、在轰鸣的工厂车间里，采集

数据、分析挖掘，转化为智能产品：钢轨探

伤智能生态产品已运用于中国 26%的铁

路；电子工位系统为企业打开良率丢失的

“黑匣子”，在东莞支柱产业大规模试用中

备受欢迎⋯⋯

“数据不会说谎。用数据和科技降低

行业决策的成本和门槛，是我们的使命。”

余旸说。

追随兴趣找到方向

生于浙江杭州市的余旸，可谓是踩上

时代节点的幸运儿。由于父亲从事信息化

相关工作，余旸初中时便接触到编程，学习

了数据库。从小充满好奇心的他，从此打

开了技术的大门。

追随自己的兴趣爱好，余旸读大学时

选择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信息管理专业。

“当时，国内各类信息系统正如雨后春笋般

涌现，各种数据都需要用信息系统管理起

来。”余旸回忆，读博士期间，他参与了三峡

右岸电站的土方、进度等数据管理，也暗自

定下了自己的职业规划：走遍金沙江、澜沧

江等大河大川，以信息化服务国家建设。

2007 年，余旸赴美国，先后攻读了两

个博士学位。毕业后，受聘成为美国一所

理工大学的助理教授。此时的他却开始考

虑回国发展。“那时，国内数字化浪潮和人

工智能技术均处于萌芽阶段，很多科研成

果都还只是停留在实验室阶段，而国计民

生中存在大量的应用场景和市场机会，等

着人们去发掘。”余旸说。

2018 年，他与北航读书时期同宿舍的

好友、精密仪器和人工智能科学家梁帆博

士联合创立先知大数据。他们一致决定，

一定要走到离用户最近的地方，找到行业

痛点，让技术真正落地。考察对比多个城

市后，他们选择了粤港澳大湾区，扎根工业

土壤最为肥沃的“世界工厂”东莞，开启了

用数据赋能产业的创业路。

“弄脏”双手摸清门道

2019 年，工信部公布全国首批工业互

联网平台优秀技术供应商，先知大数据与

许多知名企业一起上榜，是入选的 17 家企

业中最“年轻”的一家。

先知大数据的优势在于“技术落地”。

数据科学飞速发展，为什么却常常难以驱

动产业发展？就是因为“技术落地”的道路

布满荆棘和泥泞，正如回国后余旸和团队

所做的第一件事——研发钢轨智能探伤

产品。

余旸回国后一边创业，一边在北京交

通大学担任教授、博士生导师。2018 年，

中铁成都局一位领导回母校求助：“我管辖

的西南几个省份铁路断轨特别多，怎么解

决？”校领导建议用数据科学来支撑检修，

并推荐了余旸。

如何判定一根钢轨里面有伤？这是一

门大学问，需要从头学起。“但我真没有预

计到，一周、一个月、半年⋯⋯我们最终在

沪昆线、川黔线、内六线等线路上待足了

8 个月。”

地质特殊的四川、贵州、重庆、云南昭

通等地，只占全国铁路运营里程的一小部

分，但断轨数量在 2017 年以前却很多。

8 个月里，无论烈日还是暴雨，余旸和同事

们都背着仪器，像小学徒般跟探伤工们学

习如何靠锤子敲敲打打去研判，把他们脑

中一点一滴的宝贵经验量化、固化，形成算

法，转移到智能化设备里。“由于常年风餐

露宿，80%的探伤工都有关节炎和胃溃疡

等职业病。越了解他们的不易，就越想帮

助他们。”余旸感叹。他带着团队边学习、

边研发，到了第七个月，算法的准确性已经

与一个全国探伤大赛冠军相当了；而到第

八个月，精确度已经超过七八个高手“会

诊”的结果。

又经历 3 年漫长的人工与机器对比实

验 和 迭 代 ，如

今 ，一 整 套 钢 轨 探

伤 智 能 生 态 产 品 ——

“扁鹊”探伤车、“仲景”分析

仪、“华佗”大修决策平台已运用于

全国约四分之一的钢轨。

“探伤工作变得简单高效了，过去 1 名

探伤工 5 年才能出师，现在 3 个月就能快速

上手。而且智能产品解决了精准化换轨难

题。”余旸告诉记者，“中国高铁已运行超过

10 年，钢轨也将进入断轨频发的高风险

期。到底如何安排换轨和大修计划？智能

算法改变了过去一刀切的决策方式，把‘周

期修’转变为‘状态修’。不仅能节省资金，

还能大大降低风险。”

除了轨道交通，扎根东莞这几年，余旸

还带领团队深耕智慧水务、食品安全等领

域。“我们已做了超过 20 个项目，每一次探

索、学习、研究的过程都是极其不易的。”

他说。

“一个行业痛点长期解决不了，背后可

能有技术、决策等各种原因，只有走到行业

深处、‘弄脏’双手才能摸清楚。”余旸说。

在奔跑中调整姿态

前不久，东莞市东城制造业数字化转

型赋能中心在先知大数据的新研发基地内

启动，余旸手机通讯录里多了许多前来“问

诊”的企业。

为制造业赋能是余旸回国之初就看

准的方向，拥有 18 万家工业企业的东莞

给了他施展才华的天地。创业 4 年，他一

直 在 不 停 地 奔 跑 。 企 业 的 团 队 规 模、专

利、营收、纳

税 等 指 标 每

年都以一倍以上的

速 度 增 长 。 同 时 ，

企 业 还 进 入 新 能 源 、智

慧 医 疗 等 领 域 ，与 海 康 威

视、华为、中国移动成为战略合

作伙伴。

从数据科学家变为创业者，要做项目

又要带学生，余旸每天平均工作十几个小

时。他很适应这样的转变：“我觉得很幸

运，这么多年来，我所喜爱的、所擅长的，我

天天想的和做的都高度一致——用数据科

学研发落地来解决行业问题。”但他还是感

到了做企业的不易，“要学习的东西太多

了，管理、财务、法务、金融⋯⋯很多都在我

的知识体系之外”。

“什么事都不可能那么完美，先跑起来

再说。”他一直这样对学生和团队伙伴讲，

“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发展如火如荼，很多

工作说启动就启动了，根本来不及做太多

准备。等准备好，机会也就失去了，只能在

奔跑中调整方向和姿态”。

现在，余旸最大的担忧还是人才。“我

们缺乏能在学科交叉领域解决问题的人

才。”他通过教学和创业，力图培养出一批

这样的人才。先知大数据 200 人左右的团

队中，90%是来自高校的研发人员，20%为

海归硕士、博士。他引导团队成员们快速

学习，迅速成为领域专家，并鼓励他们在行

业一线摸爬滚打。

余旸说：“趁年富力强之时，在行业发

展中留下闪光印记，应该就是理工科学子

最大的成就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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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先知大数据董事长、数据科学家余旸——

在 行 业 留 下 闪 光 印 记在 行 业 留 下 闪 光 印 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郑郑 杨杨

带着好奇心去探索创新

郑

杨

“置身于历史的波澜壮阔，才更能真切

地感受眼前这份事业的重量；大自然的苍

莽神奇，是人类探索前进的永恒动力。”在

一本青藏铁路纪实作品的扉页上，王杜江

写下这句话。

2018 年 10 月，作为中铁第一勘察设计

院集团有限公司高原重点铁路工程勘察设

计二队技术队长兼地质组长，时年 32 岁的

王杜江带领一支平均年龄只有 28 岁的“青

年突击队”踏上了青藏高原，对横断山系进

行地质勘测。

2012 年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硕士毕

业后，王杜江进入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

团有限公司，从事铁路地质工作。多年来，

他曾担任包头环线、关中城际铁路、广佛江

珠城际铁路、延安至榆林高铁等国家重点

项目的地质专业负责人，出色完成各项勘

测、设计任务。

铁路建设，地质先行。此次参与川藏

铁路中段选线工作，沿线海拔最大高差达

3000 多米，是全线最具挑战的路段之一，王

杜江深感责任之重。

怒江桥是项目控制性工程之一，王杜

江负责勘测的怒江峡谷，两岸陡壁悬耸入

云，雪后无数塌方、落石将狭窄的碎石路彻

底堵塞，就连勘察用的无人机也在怒江峡

谷初次航拍中因信号中断而下落不明。在

怒江峡谷中，纵然有些小道，一般也是岩羊

或者其他动物走出来的。

“许多高山，我们必须要爬，因为一些

非 常 重 要 的 控 制 性 工 程 ，必 须 要‘ 脚 到 ’

才 能 保 证‘ 眼 到 ’‘ 心 到 ’，没 有 捷 径 可

走 。”为 了 查 清 桥 址 处 工 程 地 质 条 件 ，王

杜 江 与 团 队 多 次 向 陡 壁 发 起 冲 锋 ，甚 至

面临过生死考验。

在没有道路的条件下，王杜江与队员

们沿着一条陡峭的泥石流沟向垂直高度

800 米的崖顶登去。越向上爬，坡度越陡。

距崖顶最后 200 米时，坡面已经变成没有任

何植被、碎石也很少的岩壁。这时，攀爬已

经变得十分困难了。

要不要继续？王杜江犹豫了。但一想

到怒江桥位的重要性，加上已经爬了近 3 个

小时，此刻返回意味着前功尽弃。但王杜

江知道，未知的前路存在较大安全隐患，于

是便让队员们停止攀爬，只让一名队员跟

随自己继续前行。

“这些年，我爬过很多山，但从来没有

像那次一样，腿抖得非常厉害。每向前爬

一点，都要握紧拳头砸一下腿，砸完以后再

接着爬。”王杜江咬紧牙关、足踩臂撑，用地

质锤边爬边刨，走一步看三步，用了超过一

个半小时，才终于爬完最后 200 米，艰险攀

至崖顶，在步步惊险中完成了对怒江桥位

的地质调查，掌握了桥位比选的第一手基

础资料。

自怒江崖顶返回后，时常穿蓝色冲锋

衣进行野外勘测的王杜江，被队友送了一

个响亮的外号——“蓝色岩羊”。

“岩羊是峡谷里常见的一种动物，登

山非常矫健，而且总是成群结队出没。我

们 那 次 走 的 崖 壁 ，估 计 也 只 有 岩 羊 会

走 了。”

两年多的高原工作中，王杜江带领队

员走遍怒江沿岸的沟沟坎坎，徒步调查获

取第一手资料后，结合热红外遥感、航空

物探、三维倾斜摄影等新技术，获取详实

的工程地质参数，为线路方案的选择和优

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为川藏铁路的建设

奠定了坚实基础。

凭 借 卓 越 贡 献 ，王 杜 江 荣 获 第 26 届

中 国 青 年 五 四 奖 章 。 回 想 当 时 支 撑 自

己 的 力 量 是 什 么 ？“ 完 全 出 于 本 能 。”王

杜 江 说 。 他 们 要 完 成 的 不 是 任 务 ，而 是

“ 前 后 半 个 多 世 纪 ，三 代 铁 路 人 ，前 辈 出

于 资 金 和 技 术 限 制 一 直 想 完 成 而 未 完

成的梦想”。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高原重点铁路工程勘察设计技术队长王杜江——

啃 下 高 原 铁 路 勘 测“ 硬 骨 头 ”
本报记者 齐 慧

都 说 创 业 是 九 死 一

生的事，一位数据科学家

创 业 理 应 更 清 楚 成 功 的

概 率 。 但 东 莞 先 知 大 数

据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长 余 旸

说，做过那么多未知领域

的探索，没有一次是完美

的 ，颠 三 倒 四 、头 破 血 流

才 是 常 态 。 那 么 是 什 么

驱动他去创业？

答 案 就 藏 在 他 为 企

业定下的价值观里：时刻

保持有趣，带着好奇心去

探 索 未 知 世 界 。 余 旸 每

一 次 探 索 的 开 始 都 很 相

似 ：接 过 对 方 抛 出 的 痛

点 ，回 答 一 句“ 这 有 什 么

不 能 ？”然 后 就 满 怀 好 奇

心一头扎进行业深处，享

受解决问题带来的乐趣。

事实上，近年来人们

渐渐发现，在荆棘密布的

创业路上，最后的胜出者

往往是“保持有趣”的人：

亿航智能创始人胡华智，

想让人类享受“像鸟儿一

样 自 由 飞 翔 ”的 乐 趣 ，研

发 出 全 球 首 款 自 动 驾 驶

载人飞行器；云鲸智能创

始人张峻彬，一心想要解

放年轻人的双手，研发出

能 自 动 洗 拖 布 的“ 网 红 ”

扫 拖 一 体 机 器 人 ⋯⋯ 永

远保持好奇，永远以苦为

乐，令他们在一次次试错中走向成功。没有“无中生

有”的好奇，就难有“另起一行”的创新。

我国越来越多的行业、领域已跻身世界前列，越

来越多的行业、领域正面临新的挑战。国家的需要、

产业的呼唤、各地政府对人才空前的尊重和扶持，都

为科技人才走出实验室、寻找国计民生中的有趣应

用场景提供了良好的氛围。

创业成功不易，但并非无迹可循。从实践看，

不少取得突出成就的创业者都是凭借执着的好奇

心、事业心，探索成就一番事业。创业很重要的事

情是判断未来趋势，要通过把握国家政策、行业走

向、用户需求，从大趋势中寻找市场机会。在此基

础上结合自身优势、掌握好时机，并保持极强的专

注和坚持，持续创新产品，如此才能赢取更大的成

功概率。

没有强烈的好奇心，就不会有创新的动力。好

奇心是创新型人才的典型特征，是

创新的原动力。保持有趣并不能保

证成功，但人们总会记得这些照亮

行业发展道路的创业者。

下图 东莞先知大数据有限公司

研发的智能探伤车。

右图 东莞先知大数据有限公司

展厅内，余旸博士向记者介绍公司开

发的智慧工厂系统。

本报记者 郑 杨摄


